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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次 刊 登 两 位 巴

中生，53年届陈克新《
我的自述》（2020年12
月）及其夫人57年届董
少 英 《 回 首 归 国 半 世
情 》 （ 2 0 0 9 年 3 月 ） 执
笔的文章；还有附录巴
中第二代，其子女陈梅
《我的母亲》（2010年5
月）和陈锋《我的父亲
母亲》（2020年12月）
陈述其父母归国后的奋
进 人 生 ， 让 人 肃 然 敬
起，钦佩有嘉。

前言
《 回 首 归 国 半 世

情》是我母亲在11年前
写的回忆录，后来她患
了肝癌动了大手术，肝
癌治愈后又患上了阿尔
茨 海 默 症 , 目 前 在 医 院
住院治疗,已经不能再写
东西了。我觉得她写的
都是自己亲身经历，非
常生动，因此保留了全
文。

《我的自述》是我
妹妹根据我父亲的口述
整理的。

《我的母亲》是我
妹妹在十年前我母亲病
重时写的，情真意切，
所以我也全文收录了。
受母亲的影响，我、妹
妹 、 我 爱 人 先 后 加 入
了中国致公党，我们同
样像父辈那样在平凡的
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
着。

回首归国半世情
重新阅读回国建中

写的日记，再翻开发黄
的旧照片，使我情不自
禁地回顾起半个世纪以
来的经历。

1959年6月12日是我
一生中最难忘的特殊日
子--是我们一批印尼华
侨学生乘“芝利华”号
轮船回国的那一天，白
天告别家人、亲友时，
由于气氛热烈，慷慨高
昂，我们还能扮演一回
有 泪 不 轻 弹 的 角 色 。
然而入夜了，轮船驶向
大海，把生于斯长于斯
的第二故乡抛得越来越
远；把娇生惯养宠着我
们的那个家，丢得越来
越远，不见影踪。于是

一股悲切、一股思念、
一股眷恋攫住了我们的
心，大家都变得沉默无
语。我躺在轮船底舱里
的 行 军 床 上 ， 思 绪 万
干，心里分不清是悲是
喜，冷静下来，才知“
悲”是离开了养育我们
20多年的父母、教育我
多年的恩师们及日夜相
处的亲朋好友；“喜”
的是我终于能克服了重
重 困 难 实 现 了 我 多 年
的梦想，奔向祖国的怀
抱，能为建设祖国贡献
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    当轮船开出新加坡
后，在太平举行驶时，
遇 上 了 十 二 级 台 风 ，
船体上下左右摇摆，晕
船的人越来越多。由于
坐船的人数很多，底舱
空气流通差，呕吐的人
多，又臭又酸的气味令
人恶心。眼看白花花的
米饭和炒得香喷喷的菜
就是吃不下，只好拿到
船尾倒向大海喂鱼。如
此恶劣的环境使得一位
女生得了重病，发高烧
到 3 9 . 8 ︒ C ， 后 来 病 逝
在船上。船长却要把她
的遗体投入大海，当学
生 们 得 知 后 ， 在 船 上
游行示威表示抗议。无
奈，轮船只好开足马力
往前冲，可怜的那位女
学生还没有实现回国的
原塑，就已逝去，后被
安葬于深圳，长眠在祖
国大陆的土地上。这正
是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
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

由于台风的袭击，
使 大 轮 船 难 以 前 进 ，
原 本 在 6 天 可 以 到 达 的
行程，却推迟到12天才
到达。当大船驶到香港
时，只能停靠在九龙、
香港和长洲的海峡中。
后得知，大风暴造成水
灾，深圳到广州的铁路
被冲垮，无法登陆，让

我们等待吧！天黑了，
我们能看到香港那里的
红红绿绿、闪闪发亮的
灯 光 从 几 十 层 的 高 楼
大厦上映射出来，远处
的山也隐约可见，景色
迷人。大约深夜十二点
钟，突然看到飘扬着五
星红旗的小军舰向我们
驰来，将我们的轮船领
入黄埔军港。瓢泼般的
大雨迎接着我们下船，
尽管遇到那样的恶劣天
气，但学生们仍然热情
不 减 ， 情 不 自 禁 地 高
呼“祖国，我们平安的
回来了，祖国万岁！”
大家眼含热泪，等着上
岸，我们终于到达广州
三元里华侨招待所。后
来我很幸运的被分配到
了伟大祖国的首都--北
京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
后，在那50年代，每年
的6月份，在印尼都有成
批的爱国华侨青年学生
回国。为了申请回国，
每人必须在印尼移民当
局面前宣誓“我将永远
不再返回印尼”，并忍
受耻辱地在申请表格上
按 上 左 右 手 的 十 个 指
印，是十个手指印而不
是一个啊！大家可想而
知，是对我们中国人的
侮辱啊！然而，他们始
终是怀着热爱祖国的赤
子之心，抱着破釜沉舟
的决心离别了温暖的家
庭，放弃了优裕生活，
告别了亲朋好友及美丽
的第二故乡，奔向那憧
憬已久的社会主义祖国-
母亲的怀抱，决心把自
己的一生献给社会主义
建设的伟大事业中。

5 0 年 代 后 期 ， 由
于我国与前苏联的关系
破裂，援助我国建设的
苏联专家纷纷地撤离回
国，打破了中学只上俄
语课，不上英语课的局

面 。 要 上 英 语 课 没 有
老 师 ， 局 势 的 变 化 ，
不得不迫使我们改变开
设外语教学的政策和方
针。因此，必须马上培
养出一批英语教师。我
当时到了北京以后，被
分配到“北京华侨补校
学习”该校领导对我们
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在校
生进行动员，鼓励我们
报考“北京师范学院”
（现改名为“首都师范
大学”）外语系英语专
业。我立即响应号召，
于1960年春季招生时考
入了该校。入学后，使
我惊喜的是，我们班的
同学居然大部分都是刚
归国的华侨学生，解决
了国家的燃眉之急，大
家深知肩上的重担。

在大学4年的学习生
活中，刻苦学习，每日
早上起来朗读，晚上复
习全天的功课。不计较
生活艰苦，只求学成后
为祖国教育事业服务，
为祖国争口气！1964年
大学毕业后，我服从分
配 到 艰 苦 的 地 方 - 石 景
山区苹果园中学教书。
当 时 “ 苹 中 ” 只 有 初
中，没有高中，我被分
配教初一的英语。后来
学校开设了高中，我从
高二教到高三。几年一
轮换，始终坚持在高中
教学的讲台上，很多毕
业生都考上了大学。此
间，我还兼任英语教研
组长，指导年轻老师不
断提高教学质量，为“
苹中”的外语教学打下
了坚实的教学基础。

在 “ 苹 中 ” 教 学
21年，后因高三教学任
务重，交通不便，几乎
天天要上晚自习，家里
孩子没人管，本人身体
又不太好，再加上兼任
较多的社会工作（区政
协、区侨联及致公党工

              回首归国半世情  (上)
                北京   53年届   董少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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